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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椅子上面向大家分享故事的嬋姐，說起小時候曾經借用好朋友的身份證到廠

裏工作時，總是會不時撫摸自己的手指。「那個時候在第一份工作那邊弄傷了手，

到現在也還留著疤。」似是回想起被針穿破手指的那天，七十歲的她濕了眼眶，

卻努力沒在大家面前落淚。 

 



嬋姐小時候是位童工，六十年代時只有滿十六歲才能出去找工作，但因為貧窮，

許多人在十六歲前已經會到工廠工作——嬋姐便是其中一位。她向自己已滿十六

歲的好朋友借用了身份證進入五金廠中工作，工資不多，一天只有大概五元，那

時候的五元可以吃整整十碗叉燒飯，交通費一毫子已經可以乘坐來回程。廠子裏

的老闆娘對員工很差，態度不好，不時讓她加班又沒有給她加班費。「但沒有辦

法，如果你想要這份工作，就只能繼續忍耐。」在昏暗的燈光下進行重複的作業，

除了精準度還要兼顧速度，年幼的嬋姐一個不小心，將尖銳的針一錘錘落自己的

手指上，她憶述刻骨銘心的疼痛，不禁皺起了眉頭，又伸出手，當時的烙印在指

甲月牙的部分仍然清晰可見。 

 

弄傷了沒有辦法繼續工作，那應該怎麼辦呢？先不說老闆只讓她回家，沒有提起

過任何賠償工傷的事宜；回到家，告訴父親自己在工作時受傷的嬋姐，迎接她的

居然不是關心，而是一頓責罵：「我當時也沒有和他說詳細的情況，所以他不但

沒關心我，還罵我因為粗心大意，導致今天的工資都沒有了，後來當然也沒有看

醫生，都是放著讓它自己癒合的。」這件事留下來的瘡疤不止烙印在她的手上，

更是烙在了她的心裏。就算當時已經有勞工法例，「未夠秤」的嬋姐不懂、也不

能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益，但委屈的她也作出了一個決絕的選擇：「我說我不幹

了！就從那家五金廠那邊辭職了。」那時候的她沒什麼存款，算得上是「裸辭」，

不想繼續被困在這樣的工作環境裏，她為了自己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辭職後，嬋姐因為大廠的工資比較可觀，所以到了一家製衣的山寨廠開始她的第

二份工作，此時她亦還沒有成年，所以依舊借用了朋友的身份證。剛進去廠裏的

頭幾天，完全不懂縫紉的嬋姐要先學會如何使用衣車（縫紉機）。廠方給她們這

些新入職的員工一塊剩布來練習，向前、轉彎，打圈等等基礎的技巧，等他們練

習到可以熟練地控制衣車，才可以進入下一個階段。工廠裏採用多勞多得制度，

所以其他員工都拼命工作，為的就是能夠多賺幾個錢。而一無所知的嬋姐當時亦



因為如此，沒有所謂的前輩，只靠自行練習、摸索，撐過了練習的時間，終於拿

到第一個工作的樣本衣，為它縫上第一個口袋。 

 

雖然是門簡單的工序，但那是嬋姐第一次從山寨廠拿到了屬於她的工資。製衣廠

的每月工資大概三百元，擁有自己血汗錢的嬋姐拿到工資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要讓父親檢查工資。「他只是想要知道我一個月大概有多少錢，我自己的錢還是

我自己的。」這份工資得來不易，除了因為工作內容，還因為勞工處偶爾的檢查。

她始終是一位童工，在法律上來說，並不是正規的合約勞工，所以在勞工處人員

到廠裏視察的時候，她和其他年紀小的同事就要躲進廁所。當時的童工很多，所

以連廁所這個藏身之處也被逼得水洩不通。解決這個問題除了靠躲藏，廠裏的經

理有時候也會出面解決問題，嬋姐笑道：「這種時候，只要給他們點錢就能可以

了。拿了錢，勞工處的人就會走，我們就出來繼續工作。那時候哪有什麼法律可

言？」 

 

在大廠的生活的確比五金廠要好很多，因為那邊固定了週末有假期，嬋姐就可以

有空休息，不像第一份工作要隨時加班、被壓榨得狠。嬋姐認識了一些年齡相近

的朋友，有時候週末放假會約他們出來開派對、跳舞。說到以往的娛樂，她的臉

色變得柔和了一點，原來她和那時候的同事依舊有保持聯繫，到現在也會約出來，

只不過活動由跳舞變成了「得閒飲茶」。她直言：「要繼續聯絡下去是件很難的事，

當時如果你搬屋，就等於沒有辦法聯繫了。」七十年代的時候，固網電話號碼還

是六位數字，科技不發達，不依靠通訊設備來聯繫感情。一個電話收費也貴，很

有可能只是撂下一句約什麼時間在哪裏見面就掛線，但人與人之間還是直接相見

的情況較多。可是，也就因為如此，如果搬家或者不見了電話號碼，能夠約出來

的機會就不見了。嬋姐很珍惜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認識的朋友，每次出去見面還會

聊上好一陣子。 

 



當時的嬋姐作為一個青春期的少女，和我們現在似乎沒什麼大分別——會追星、

會逛街、會約會。她為了追星，偷偷詐病不去上班，就為了去葵涌的華達片場蹲

點，見自己的偶像一面；還試過不去上班，瞞著父親偷偷去和男孩子約會。當時，

十分有名的遊樂地點就是荔園，像是現在的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嬋姐特別喜

歡在那邊划船、游泳，渡過一個快樂的週末。即便時光飛逝，放眼現在，身為上

班族也一樣期待著可以放鬆自我的週末時間。 

 

身為少女，喜歡打扮自己、研究穿搭、買自己喜歡的可愛東西：「我自己可以說

是一個比較『大洗』的人，一有工資就想買這買那的。」少女時代的嬋姐與現在

的「後生女」別無二樣，在香港努力地生活、努力地享受人生。今時今日，香港

的生活質素已然升高了不少，五毛能夠買到的汽水現在需要八塊錢，在炎炎夏日

裏喝完卻還是會感到舒爽；女孩子一樣為了漂亮的裙子、手袋等等，暗自存起工

資的一部分，以前是一百多塊，現在是幾百塊，但穿上漂亮衣服的幸福感卻都是

一樣的——不同時代的人身上仍有共同的元素。要互相理解，便從能夠引起共鳴

的地方開始，慢慢往深層的地方理解。 

 

嬋姐幼時身處的世界是尚未能夠滿足生存金字塔底層，每個人都為了生活焦頭爛

額，從小開始便要工作，即便被針刺穿了手指也只能隱忍。「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都很能忍。」被刻下的烙印一直存在，而時光沖不淡的疤痕在人們的交流與愛中，

會慢慢止痛。她最後向人們露出了笑容，緊縮的眉頭也放緩了一點，揚起的嘴角

像是稍微釋懷了一樣：「我能說，當時很苦又不止苦，也能開心得很簡單。」 

 

 


